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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引发的众多缅怀与追忆，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之大。
作为武侠小说大师巨匠，金庸作品虽然书写古代题材，却渗透着现
代精神，不仅具有良好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养分。
因此，60多年来金庸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
以各种形式进行改编传播，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热度。今天，探讨金
庸作品魅力之所在、汲取他留下的文学养分，是纪念金庸的一种有
意义的方式。

思想饱满 通俗而不媚俗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

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
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
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
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
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
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
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
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

“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
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
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
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
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
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
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鲁迅历来主张真正的文学要启人之蒙、有益
人生，又要令人愉悦，给人艺术享受，金庸的小说观可以说与鲁迅
根本上是相通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其实是社会现实生
活的一种曲折反映。他对于正和邪、英雄和罪人，显然有自己的答

案。在《射雕英雄传》将要收尾时，主人公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
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富有深度
的思想，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
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
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
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
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
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
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萃取传统 注入现代精神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

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
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
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
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
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
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又一代新
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
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
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
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
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
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
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
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
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
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
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

性色彩。
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金庸主张为多数民众利益着想，赞美

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和个人的关系
上，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
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总
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
方面不可偏废。

金庸武侠小说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
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他
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
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
赋予“义”以新的内涵，把“义”提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
一新的高度。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为
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这些形
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新的提
升。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
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烈而又细腻，既
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
的效果。

跨越雅俗 铸就时代经典
所谓雅与俗，都是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在中国古

代，诗文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戏曲则是所谓“鄙俗”的“小
道”，不能进入文学大雅之堂，雅俗对峙发生在诗文与小说戏曲中
间。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将小说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高
度。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新体白话小说占据文学中心地位，进
入文学殿堂，连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小说也有幸得到重新评价，脱
去“鄙俗”的帽子。但有一部分小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那就是
20世纪面对中国市民大众的通俗小说，它们仍被新文学家、文学
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于是，雅俗对峙转到了小说内部，表现
为严肃小说、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商品化小说之间的抗衡。

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
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
说吸取“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
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
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
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
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
典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无论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可能产生伟大作品。
《水浒传》《红楼梦》当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之书，直到现
代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国的
大仲马，在19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了解了这种状况，
严肃文学家就没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学，而通俗小说家也大可不
必在严肃文学面前自惭形秽。严肃文学中，其实也有大量思想和艺
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高低、体
验的深浅和文学表现才能的优劣。

1918年，鲁迅特意把周瘦鹃的作品推荐到教育部，他认为这
种看上去通俗的文学其实是有创造性、有深度的。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如此推崇白话通俗小说，可见其眼光和胸怀。现在，已经过去
一百年了，我们更应该有文化上的包容胸怀。通俗还是高雅，与它
的文学成就高低并不相关。我们一方面不能将通俗、高雅对立起
来，不能将通俗简单等同于庸俗；另一方面，对于雅与俗也要仔细
甄别讨论，积极汲取大众文化的养分，提升通俗，使之转化成有更
高成就的精品。这种转化需要思想和艺术上的一再打磨淬炼，精益
求精。不能因为自认是通俗文学，所以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不下苦
功夫，不肯付出艰辛努力，这是出不来成就的——在勤奋努力这条
路上，不分通俗与高雅。

高峰来自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

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
●严家炎

金庸将武侠写成新经典，说明题材、类型
限制不了有素养、有追求的作家。今天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作家不能因为创作的形式通俗、
面向大众而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
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
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
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
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
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一
写金庸,感到无从下笔。恰好今天看到这样一

段话:
“金庸的小说,和真正的大师,如博尔赫斯、布尔

加科夫、略萨、马尔克斯相比,只能说是二三流水准。
他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缓解了他们强烈的个
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一次次有
强烈代入感的头部按摩之后,让破裂的人生找到一颗
颗可以缝缀的补丁或者几瓶可以粘贴的胶水,或者片
刻虚妄的充实。不过,感谢金庸给我们饥饿时提供的
粮食——那些被王朔戏谑地称为‘馒头’的东西,感谢
他如此有毅力、如此耐心地、一气呵成地蒸出的十五
屉馒头。谢谢大侠,一路走好!”

可以想象,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怀念金庸的时
候,在各种熟悉和不熟悉金庸的人都喊“一个时代结
束了”的时候,有一些人感到逆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确是意愿诚恳的探讨,我们就必须要正
视一个文学现象:

金庸开笔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在
1955年,距离今天已经63年了；他完成最后一部书
《鹿鼎记》,是在1972年,距离今天也已经46年了。尽
管他才刚刚辞世,但他的创作已经是大半个世纪前的
事情。

他蒸的如果是十五屉馒头,那么这十五屉馒头
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个世纪,而且还在吃下
去,罕有别家的馒头造就过如此盛况。这事如果发生
在餐饮行业,那么各路晚辈美食家不应该恭恭敬敬地
研究膜拜吗?

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风云激荡,时局变迁,文
艺的沙海中千淘万漉,人们的口味变化巨大。多少曾
经喧嚣的声音都沉寂了,多少曾经璀璨的星辰都暗淡
了,但金庸席卷华人世界直到今天,并且还会继续下
去。面对这样壮观而独特的文学现象,后生小子是不
是应该保持一点谦卑和尊敬?

回到文学的探讨中。什么叫“迎合了一群草根的
英雄情结”?《水浒》就是这样。什么叫“强烈的个人欲
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红楼梦》就是
这样。所以这些充满心机的文字,不能成为否定文学
价值的理由。

二
我以为,一个一流文学家的诞生,不管对于世界

上任何民族而言,都是极为不容易的,好比沧海得珠,
是值得该民族放鞭炮庆祝的幸事。

拿金庸来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现?略一
分析,我们也许就会高呼万幸。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浙江海宁,中国之“大”滋养了他。这个“大”包括辽阔
的国土、众多的人民、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倘若
他不是生在这样一个“大”国,他的作品也许不会是
后来这样的格局。同时这个“大”还指大的时代,他在
一个风雨飘摇、变化剧烈的大时代出生和成长,沧桑
的时代造就文学家沧桑的心灵和笔触,这都是对他
的滋养。

除了“大”,滋养他的还有“洋”。金庸的父亲是震
旦大学的高材生,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气象,他家要过
圣诞节的,父亲给他送的圣诞礼物是狄更斯的作品
《圣诞颂歌》。当时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礼物呢?我
到今天都没有读过《圣诞颂歌》。我家里有一本,是
出版社送的,包装精美,说起来惭愧到今天我都没有
拆开过。

所以金庸不是一个完全土产的中国才子,而是
一个洋才子,他自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
他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也和这一点
分不开。

后来,他幸运地被《大公报》派在香港,得以把写
作的书桌安放在香港。像他此后开的栏目名“北望神
州”一样,他得以在一个大时代中执笔北望神州,酹酒
滔滔,沉吟感慨。而且在当时华人世界的其他角落都
没有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香港却有。得天独厚的环

境,才使他得以灵感奔涌,肆意挥洒和铺展才华。
他又碰巧当了多年的报人、记者。这份职业让他

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面,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对人性
有更多的洞察。后来他小说中展现的世事洞明、人情
练达许多都与此有关。他居然还做过电影导演和编
剧,把戏剧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说创作中。

他读的书,不少也不多——所谓“不少”,乃是说
已达到了肇建一个独立世界所需的基本元素的总量,
而不致被普罗大众所看穿；所谓的“不多”,则是个相
对的概念。就比如《倚天屠龙记》里,和杨逍相比,范遥
和空智所会的武功就“不多”,事实上两人一个是“七
十二绝技得其十一”,一个是“自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
窥”,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是多的。

“读书不多”在这里是个褒义词。如果金庸读书再
多一点、知识再系统一点,甚至从小就经过经史典籍
的严格训练,他或许能把那篇《袁崇焕评传》写得更
好,但小说的精彩程度恐怕要大打折扣。扫地僧说的
所谓“知见障”和“武学障”,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同理,他的诗词也不太好,做一流诗人是远不够
的,但在小说里,却足以写出“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
青霜万里行”和“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这样的回目
词,足以应付出一个“桃花影落飞神剑”这样的美丽
对联。

他的琴棋书画也不太好,聂卫平所谓“香港知名
人士中围棋第一”的评语多半也是达不到的,但却已
足够支撑他想象出“珍珑棋局”,写出苏星河、段延庆、
鸠摩智这样风度各异的大棋士来。他也坦承自己的书
法一般,专门做书家是远不够的,然而用来题武侠小
说的封面,则又气象大不一样,例如“射雕英雄传”五
字,题得颇有剑戟森严、长江大河的味儿。

他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造物,是不同文
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意识
交融的造物,是各种个人杰出的综合素质恰好拼凑齐
全的造物。之前我说的这些条件,差了哪一个都不行,
查良镛都不会变成后来的金庸。

他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做黄裳的人,这人是一
个图书管理员,前半生都在埋头读书,主要是读道家
典籍,从来没有察觉过自己的使命。等到书越读越多,
才猛然融会贯通,悟出了许多高深的武功来,发现自
己的使命乃是武学,于是提笔著作,写出了一部《九阴
真经》。

金庸其实就很像黄裳,整个前半生都在为命中
注定的一个目标而蓄力,自己却茫然不觉。直至稀里
糊涂万卷书读罢,猛然发现绝世武功已经上身,这才
顿悟了上天的使命。作为报人的他才开始意识到:自
己居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说家,并且是武侠小说
家。从此,“九阴”出世间,江湖风云变。

所以,一个顶级文学家、一个传奇的诞生,是有多
么惊险,多么不容易。我们现在常常探讨怎么培养大
师,其实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滋养出来的。我们该
做的就是呵护水土,静静等待,除此无他。

三
对于金庸作品,我们很容易读“浅”。
因为它的面目长得太不像经典。经典必须矜持、

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作出取悦人、引诱人的媚态,但
是武侠小说取悦人,甚至步步诱惑人深入。它们拥有
大量读者,而大众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批评家们有
理由这么认为。

在几十年前,金庸刚刚“登陆”的时候,我们的批
评家是紧绷的、紧张的,文学同行们许多是抗拒的、逆
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执着于一些条条框框的
问题:金庸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金庸是“进步”
的,还是腐朽的、麻痹人的?

我的读者告诉我,当时他们老师布置的任务就
是要大家写作文批判金庸。在我的中学,有一位班主
任查到学生读金庸武侠,便勒令其写检讨,宣誓和金
庸一刀两断,并且要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这个事情
如果发生在今天,是可以上头条的。

金庸写文调侃过台湾武侠作者的俗套,说必定
是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侠士,父母为仇家杀害；必
定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
药,和一个女侠“铸成大错”；这少年侠士一定得到前
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遗书之中一定有“留赠有缘”
四字,等等。话是不错,但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免
俗套,甚至许多“俗套”还是他首创。比如跳崖总也摔
不死,张无忌、段誉就都跳过崖,并且捡到了秘笈。

想要在这种“俗套”中造就经典,铸成丰碑,相当
不容易,很考验查良镛。

他的小说最初的主旨,不外是所谓“演任侠好义,
总群爱国之旨”。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就是一个丰神
俊朗、书剑江山的少年侠士,立志驱逐鞑虏做好汉。当
然,这部书里能看出来这作者野心极大,书写的地域
十分辽阔,从江南直到回疆,从钱塘潮写到大漠风沙,
人物也是庞杂众多,连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来
了。光是红花会当家一写便是十四个,也不怕吃力。和
后来的作品比,这部书明显稚嫩,刻画人物像是先勾
了墨线,再郑重涂上水彩,仍然是二维的。直到了第三
部《射雕英雄传》,金庸小说境界遂大,感慨遂深,黄
蓉、郭靖、黄药师、周伯通等这一批人物壮丽登场,这
才有夏济安的感叹:真命天子已经出现。

而到1961年,金庸写出了所谓“射雕三部曲”时,
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看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高度,有时候可以看他多
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脉。比如只要听到一句“床
前明月光”,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半能顺口答
出“疑是地上霜”,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又比如
今天读过《红楼梦》的仍然是少数,但只要说一个女孩
像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像贾宝玉,国人便会自然明白,
不需要任何注释。

金庸不知不觉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一个人从来
不看他的书和影视剧,也可能用到“华山论剑”“左右
互搏”这样的成语。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国人多半
会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而假如说
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她哪怕没看过金庸,也多半便
要大怒。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极大的殊荣,是足可
以让人顶礼的成就。他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
和我们的文化血脉一起流淌。

然而金庸还写出了另外三部,所谓“三杰作”,就
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

四
这里说一下《笑傲江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

首诗,曾经在国内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其实这一首诗,真的可以拿来当金庸《笑傲江湖》

的主题诗。它的主人公——令狐冲,就恰恰遇到了诗
歌里的困惑:“要爱情,还是要自由?”

在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令狐冲希望能和任大
小姐在一起,得成眷属,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
确:必须加入日月神教。为了爱情,牺牲自由,行不行?
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

因为“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话,他说不
出口。天天跪拜磕头违心拍马,他做不到。他说:“她

(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
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

“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
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
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

令狐冲就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典型。
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一次,

在恒山悬空寺,少林方丈问令狐冲:为什么左冷禅(野
心家)恨你?令狐冲说: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
方丈追问:你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
题。用书上的话说就是:

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
“我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左冷禅的“大计”,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
统而御之。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在我们的
传统观念里,“合并”往往代表着正确的潮流,代表着
积极和进步；而“分散”则往往代表着倒退、混乱、破坏
和无秩序。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

写书到此时,金庸虽然也不过才四十四五岁,年
方壮盛,但已然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笑傲江湖》已经是他的倒数第二部书,他对武侠主题
的探索和开拓已经到了更深远、微妙的地步。

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
冷傲偏激的杨过,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豪迈过人
的乔峰,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着充分
的理由,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

例如，郭靖就曾当面明确回答过忽必烈的疑问:
郭叔父为什么死守襄阳?答案是“为国为民,侠之大
者”。他说“郭某一腔热血,是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
而换了爱情至上的杨过,他又是为什么而抗争呢?乃
是为了和姑姑在一起。

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此公居然糊里糊涂,
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斗。面对方丈大师的问
题,他思索了半天,最后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让我感
觉不好。我就是反感他。

事实上,令狐冲说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书名里,
为了“笑傲江湖”。注意,“笑傲”的意思不是制霸,而是
潇洒如意、随心自在。如同这个词的出源之一《西游
记》中一首词所说,渔夫打了鱼,“得来烹煮味偏浓,笑
傲江湖打哄”,就是这个意思。令狐冲本能厌恶左冷
禅,反对他的“大计”,乃是他目睹左冷禅之流的种种
手段,已然察觉到了这种“大计”的代价,那就是人人
被压抑和屈从,个性不能舒展,不能“笑傲江湖”。

他曾有言:“我不愿做的事,便是师父、师娘、五岳
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所捍卫的,乃
是一种更高贵的精神状态。

至少到了这个时候,用金庸的博士生卢敦基先
生的话说,金庸的笔已然“从民族性和阶级性中突
围”,直接探求和叩问人性。他抬脚迈过了一道门槛,
向着文学更终极的目的挺进。

五
人类有很多共通的幸事,让我们欣慰欢乐。
比如赶上和平年代,没有遭遇战争；赶上富足光

景,没有饥馁；比如春暖花开；比如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比如晴空一鹤排云上……而在这众多幸事中
还有一种,就是和大师同时代。

就我自己来说,当然是无缘与屈宋同时代,就算
把我发配穿越回去,以我的古汉语水平也无法和人家
交流；无缘与李杜同时代,只能在他们的诗篇里遐想
其风采；无缘和苏轼同时代,只能在他横溢的才华中
钦敬；无缘和曹雪芹同时代,连他长什么样子、到底是
不是一个传说中的胖子也不知道。但我和金庸同时
代,在人类数以千年的漫长而悠久的文明史中,有那
么短暂的几十年交集,我感到幸运。

我很羡慕唐朝的魏万,他喜欢李白就可以跑去
看一看,还把李白的诗文稿子抱了回来。我没有见到
金庸,好在当下这时代有报纸广播电视,我可以知道
他的生平,了解他的相貌,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一种庆
幸。我们应当珍惜这一和奇才、大师同时代的庆幸。并
且,还要感谢金庸一生足够精彩、圆满,感谢他享寿长
久,才能让我们能以一种更平静、更释然的心态来面
对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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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在香港的三联书店湾仔店,一位读者寻找金庸作品。当日,查良镛去世的第二天,香港许
多书店都开设了专柜,陈列他的作品和相关书籍,悼念这名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
家。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他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

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

的造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

现代意识交融的造物,是各种个

人杰出的综合素质恰好拼凑齐

全的造物


